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水滸後傳
第十五回  大征戰耶律淳奔潰　小割裂左企弓獻詩

　　話說安道全與戴宗閒談，忽聞泰安州太守來拜。安道全退入後房，戴宗出迎，上前參謁。太守拖住道：「尊駕曾為朝廷建功，

雖不願受職，亦應除都統制之銜，文武並職，豈有行這個禮！目今童樞密鎮守北京，會金兵破遼，知尊駕有一日能行八百里之具，

奏過聖上，原授都統制之官，屈到軍前效用，本州親齎敕命在此。」戴宗謙讓道：「治下原係兩院節級，為宋江之事牽上梁山，幸

受招安，立有微勞，征方臘回來，納了官誥出家。年非少壯，豈能任此？望台相申覆童樞密，繳了敕命，實感大德！」太守道：

「聖旨既下，誰敢繳納？況童樞密渴望已久，本州為此親來勸駕。欽限甚緊，速行勿誤。」叫左右放下敕命，上馬而去。戴宗呆了

半晌，走進對安道全道：「這冤孽帳又來了！如今怎處？」安道全道：「果然皇天再不許人安閒。太守親自來請，若不去，必然見

罪。沒奈何，只得再混一混。小弟即此告別了。」戴宗道：「上命難違。我也明日到州裡辭過太守，只得啟行，再圖後會。」又共

飲幾杯素酒，怏怏而別。　　不說安道全到登雲山，單話戴宗次早見過太守，結束行囊。若論都統制職官，該有跟隨的，因他有神

行之術，哪個趕得上？原是舊日打扮，從山東取路到河北。不消幾日，到了大名府，尋寓所安頓。明日辰牌，轅門上遞了稟揭。童

貫升帳，喚旗牌官傳進。戴宗參謁已畢，童貫好言撫慰道：「本樞久仰神術，奏聞奉旨加授職銜。目下用兵之際，凡各省文移往

來，恐有稽遲，特取爾傳遞。功成之日，敘題升賞，你可盡心供職。」戴宗道：「卑職已出家為道士，蒙恩相見擢，本州官自來催

促就道，倘立微勞，望恩相原放還山。」童貫道：「你既厭塵俗，破遼之後，就題授本宮提點便了。」戴宗拜謝而出。

　　原來這幾日，童貫正遣趙良嗣持書至金。其略云：

　　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：區承信介，宣佈函書，致罰契丹，逖聞為慰。雅示同心之好，共圖問罪之師。誠意不渝，當如來

約。己遣樞密使童貫勒兵相應。彼此兵不過關，歲幣之數同於遼。

　　金主看了道：「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，宋兵自白溝夾攻。」趙良嗣拜諾而回，奏聞。道君皇帝大喜道：「卿可謂國之良

棟。可速去與童貫出師，不可失了大金之約。兵馬錢糧任從調用。」趙良嗣謝恩而出。道君皇帝即到上清寶籙宮，聽林靈素講道

經，鋪設大齋，謂之「千道會」。林靈素道：「天有九霄，惟有神霄最高。玉清上帝之長子王南方，號長生大帝君，陛下是也。蔡

京即左元仙伯，王黼即文華吏，童貫即褚慧下降，共佐帝君之治。」時劉貴妃方有寵，林靈素又說他是九華玉真仙妃。帝心獨喜其

事，甚加寵信，賞齎無算。其徒美衣玉食者，幾二萬餘人。那時，郭京亦同王朝恩回京，復投在門下，十分用事。

　　不說道君皇帝尊崇道教。再說金主與宋朝盟約之後，即起傾國之兵，命粘沒喝為大將。至混同江上，夜眼就枕，像有人搖醒

他，一連三次，金主驚醒道：「這是神明警我！」下令三軍，鳴鼓舉燧而行。到江邊無船可渡，金主騎赭白龍馬，逕到江中，傳令

道：「看我鞭梢向哪裡，就依著走。」大軍果然跟了，水才浸到馬腹。上了江岸，遣人回到渡處一探，深不見底。軍士踴躍大呼

道：「這是真命天子了！」到了界口，那遼國大將蕭嗣先統兵十萬紮營拒守。見金主領兵到來，列成陣勢，三通鼓罷，蕭嗣先立馬

橫刀，說道：「汝向為大遼屬國，何故與宋朝結連，倒來侵犯？」金主笑道：「你家氣運已絕，特來捉你昏君！你若識得天命，快

下馬投降，免你一死。」蕭嗣先大怒，一刀砍來，粘沒喝挺槍接住，戰了五十餘合，未分勝敗。忽然西北上大風倏起，飛沙走石，

塵埃蔽天，遼兵不能開目，各自奔走，蕭嗣先被粘沒喝一槍刺於馬下。金主揮鞭趕殺，遼兵大敗。金主乘勝趕去，追到黃龍府，有

遼國都統軍蕭敵里守住。金主四面圍困，率兵攻打，蕭敵里抵當不住，棄城而走。

　　金主領兵占了黃龍府，與粘沒喝、兀朮四太子、勃堇商議道：「我自起兵以來，所向無敵。如今兵精糧足，拓地萬里，我意欲

建號稱尊，你道何如？」粘沒喝道：「遼主闇弱，勢如破竹，幽燕之地垂手可得。宋朝主驕臣佞，雖有盟約，他日乘便進取，中原

疆土不日是我們的。況且前日在混同江神明警示，馬渡深淵，明明是天助我們，亟宜行事。」金主大喜，遂稱皇帝，改號收國元

年。金主道：「遼以：『賓鐵』為號，取他堅固意思。賓鐵雖堅，到底變壞，只有金子不變不壞的。金是色白，我姓完顏，尚白，

國號『大金』，改諱為『旻』。」即位於虎水之上。群臣畢賀，郊天祭地，大賞三軍，連夜催兵進發不題。

　　宋朝聞得金主大破遼兵，即加童貫為河北、河東路宣撫使，以開府儀同三司蔡攸為副，趙良嗣為監軍侍御史，點羽林軍二萬夾

攻。童貫升帳，與蔡攸、趙良嗣計議道：「金兵已破黃龍府，建號稱帝，遼國看看難支。我這裡興兵，直過白溝河，事不宜遲。」

趙良嗣道：「遼涿州留守郭藥師與卑職結盟好友，待卑職差人送一封書去，他必解甲來降。若得了涿州，遼國已失左臂，破之何

難？」童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作速差人去。」趙良嗣即修了書，星夜送到涿州。

　　那郭藥師看了，即便回札，約大兵到涿州，開門相待。童貫見回書，郭藥師已肯投順，即統十五萬大兵，同蔡攸、趙良嗣直到

涿州。郭藥師郊迎進府，童貫握手安慰道：「公知天命，一日來歸，真是英雄識量！本樞即刻奏聞，除授顯職。」郭藥師道：「樞

相威震遠近，末將久已要來歸附，又有好友趙良嗣先在幕中，敢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！但遼國大將蕭幹統精兵在良鄉，必來相爭。

樞相宜先發制人，蕭幹自然束手就縛。」童貫即遣劉光世、趙良嗣領兵五萬，郭藥師為嚮導，直抵良鄉。蕭幹領兵出戰，兩邊排成

陣勢。劉光世出馬，那劉光世是劉延慶之子，勇力過人，廣有謀略，後來為中興良將，所謂張、韓、劉、岳也。蕭幹更不打話，衝

殺過來，劉光世接住，戰三十多合。郭藥師、趙良嗣分兩翼兵衝進，遼兵大潰，蕭幹虛晃一槍，落荒逃走。乘勢奪了良鄉縣，把兵

屯住不題。

　　且說蕭幹敗回，見遼主道：「郭藥師據涿州降宋，童貫率師奪占良鄉，臣抵當不住，乞主上御駕親征，庶可保全疆土。」遼主

道：「金兵已破遼左，直抵城下，勢甚浩大。雖是親征，兩頭來攻，首尾難救，如之奈何？」丞相左企弓奏道：「宋朝向與本國約

為兄弟，不若遣人到童貫處，原修舊好。緩了宋師，方好拒敵金兵。」遼主依議，就差官到童貫帥府，把書投下。童貫看道：

　　金之叛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惡也。今射一時之利，棄百年之好，親強暴之鄰，啟他日之禍，謂為得計可乎？救災恤鄰，古今通

義，唯大國圖之。

　　童貫看罷，與諸將計議。趙良嗣道：「垂成之功，豈可毀於一旦！況與金國定約，又與遼國通好，沒有這個道理。」童貫不

許，把使臣推出轅門。遼主見童貫不肯，心中惶迫，蕭幹道：「事急了！須背城一戰，不可束手待斃。」遼主不得已，盡點國中的

兵，尚有三萬，紮一行營，等候交戰。金主通知童貫，遣粘沒喝、兀朮、勃堇、斡離不分為四隊，自領鐵騎做中軍。童貫也差劉光

世、辛興宗、郭藥師、趙良嗣分作四隊，自部中軍。四面八方布定，漫山遍野，盡是兩國之兵，鳴金伐鼓，吶喊搖旗。遼主見了憂

惶無措，只得乘馬出陣。左有蕭幹，右有左企弓。未及接戰，金主領鐵騎直搗中營，八營兵馬一齊衝突，遼兵膽顫心涼，無心戀

戰。蕭幹護了遼主並蕭太后，突圍出奔天德；丞相左企弓率領文武表降金主。

　　事已大定，那童貫就遣郭藥師進京奏捷。道君皇帝大喜，設大牢告了宗廟，受君臣朝賀，宣郭藥師進後苑延春殿，玉音加勞

道：「卿知順逆，首建大功，百年逋寇，一旦銷滅，朕之本願足矣。特授卿為宣撫使，知燕山府知事。」郭藥師俯拜庭下，泣謝

道：「臣在遼國，聞大宋皇帝如在天上，不圖今日得觀龍顏，實為萬幸。」頓首謝恩。道君皇帝道：「燕山府與大金為界，卿可盡

心防守。」郭藥師道：「敢不竭力效死！但前日在海上與大金定約，燕雲十六州之地，復歸於宋。今疆界未明，乞差趙良嗣同臣到

大金，分畫已定，再來復命。」道君皇帝道：「卿能著此，真是社稷之臣！」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，又張水嬉在金明池，使他

縱觀，並賜甲第、姬妾，傳諭貴戚大臣更互設宴，寵遇甚隆。

　　郭藥師謝恩而出。回到燕山，同趙良嗣領了敕旨，來到金國朝見金主，致道君分界之旨，並求營、平、欒三州。金主道：「初

與宋約，營、平、欒非石晉所賂故地，乃劉仁恭所獻的。特與燕雲六州，共是薊、景、檀、順、涿、易。」趙良嗣道：「臣由海道

與陛下矢約，原許山前後十六州，今若如此，信義何在？」金主道：「汝出兵失期，燕雲是本朝兵力攻下，租稅當輸本朝。」趙良



嗣因道：「租稅隨地，豈有一邊管地一邊收糧的！」金主道：「燕租六百萬，若要全得，輸我代稅銀一百萬，不然，還我涿、易舊

疆。我提兵按邊，平、欒就要做邊境也不可得了。」只因這時遼相左企弓以詩獻金主，其末句云：「君王莫聽捐燕議，一寸山河一

寸金。」金主細思，忿然作色，遣趙良嗣、郭藥師回朝，定議畫定疆界，置榷場交易，每歲舊輸四十萬之外，又加代稅銀一百萬，

造使賀正旦生辰。金主下令班師，凡燕雲金帛子女、職官富民，盡數掠去，唯剩空城而已。

　　朝廷以復燕雲之功，加王黼太傅，封楚國公；蔡攸少師，封英國公；童貫太尉，封豫國公；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。自此兩家和

好，息境安民，不在話下。昔賢有詩歎曰：

　　澤國江山入畫圖，生民無計樂樵蘇。

　　憑君莫話封侯事，一將功成萬骨枯。

　　話說童貫封了豫國公還朝，十分威赫。那戴宗奔走傳檄，受盡勞苦，幸得大功已成，息兵罷戰，見童貫稟道：「卑職蒙樞相委

用，日夜辛勤，今得平靜。樞相已建百世之功，乞准卑職還山。」童貫道：「我知你積有功勞，業已類題進呈，不日旨下，就是泰

安州本宮提點。再候幾日，領了敕誥回去。只是還有一角緊急文書，投到江南建康府。領了批回來，聖旨也就下了。」戴宗推辭不

得，只得領了文書，回到寓所。

　　次早結束了，換上多耳麻鞋，取四個甲馬縛在腿上，如騰雲掣霧一般走去。見天色已晚，投著客店，取下甲馬，把紙錢燒比

了，討些素酒飯吃過，上牀安寢。辛苦的人，便鼾鼾睡去。忽有一黑凜凜大漢推醒道：「我奉宋哥將令，和你到一處去。」戴宗看

時，卻是黑旋風李逵，忘了他已死，說道：「哥哥有甚將命？」李逵道：「你且起來，與我也縛上甲馬。前番請公孫勝時，被你作

耍怕了，我再不吃牛肉哩。」兩個出了門，挽手而行。忽行到一處，大水漫漫，一望無際。戴宗道：「恁般大水，怎麼去得？須尋

個船渡過。」李逵道：「不消船，你跟我來。」踏水如登平地，到一國土，宮室壯麗，金階玉陛，文武班齊，有一王者坐在殿上。

李逵道：「同你進去。」戴宗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？好輕易進去！」李逵道：「少不得你也到這殿上坐，我卻不能勾了。」戴宗偷

看時，卻有些認得，又一時叫不出。李逵要拖進去，戴宗不肯。李逵圓睜怪眼，喝道：「你這廝好不忠義！哥哥的將令倒不遵，卻

與童貫這奸賊遞文書麼！」腰間拔出雙斧，劈面砍來，戴宗一閃，醒來卻是做夢。尋思道：「好不詫異！為甚麼夢見這李鐵牛？他

怪我與童貫遞文書，他是個直性漢子，死去還恨那奸黨。我也是沒奈何！又說『這殿有你坐』，解說不出。夢是幻境，卻自由他。

」聽得雞鳴，起身梳洗，算還了房錢，出門又走。

　　不消四五日，已到建康，尋個寓所安歇。次日換了大帽箭衣，軍官打扮，到建康府投遞文書。見批文上是都統制，太守不敢怠

慢，延至後堂，分賓主作揖，送坐留茶，說道：「台駕親臨本府，速行備辦，五日後定然有回文。」少停，有薄儀專役奉上，戴宗

致謝，知府送出儀門。戴宗又換便服，各處遊玩。到第三日，本府有兩個孔目前日解錢糧到童貫軍前，與戴宗廝熟，又周旋款待了

他。聞得戴宗來遞文書，要還個禮，到寓所探望，就邀到府前大街上酒館內，有新到姑蘇的梨園，演得好院本，搭一桌兒酒相款。

　　三個人剛轉出大街，見四五個大漢扭住一個人，罵道：「這有名的強盜，到這裡欺負人！同你去見太爺！」那個人掙扎不脫，

戴宗劈面一看，叫道：「蔣兄弟，你為什與人廝鬧？」那人抬頭見是戴宗，喊道：「院長救我一救！這班白日鬼賴了我貨物，反毒

打我，要扯我到官。」戴宗道：「放手！」那為頭的大漢道：「誰要你管這鳥事！」只是扯著走。兩個孔目喝道：「你這廝的煞無

禮！這位是童樞密差官，怎敢無理！還不放開！」那大漢認得本府孔目，只得放了，道：「且慢慢和他講。」揚揚走去。

　　那人正要分訴，孔目道：「既是統制貴友，同到館中坐定，慢慢的講。」一把邀進酒館，正面設一席盛酒。孔目送戴宗與那人

上坐，兩個孔目東西列坐。館中擺滿酒席，因孔目吩咐，留這正席，候到了梨園子弟，方呈院本。酒過三巡，戴宗道：「兄弟，你

幾時到這裡？和這干人費嘴！」你道那人是誰？便是神算子蔣敬，漳州人氏。蔣敬道：「小弟不願為官，回到家裡。閒坐不過，拿

些本錢到四川，販些藥材到建康發賣。這大漢叫做中山狼甘茂，是本地破落戶，專一掯賴客貨，行兇健訟。牙行忌他威勢，賒把他

黃連、川附，共領一百兩，約定十日之後完銀。豈料三個多月，不見一釐。要討起賬到湖廣買米，心焦得緊。早上和他討取，他平

白地生出一片話來，道在梁山泊時劫了他千金貲本，叫這干無賴亂打，扭到建康府，要太守解到東京。你道有這道理麼？」戴宗對

孔目說道：「我這兄弟姓蔣名敬，也受了招安。征方臘有功，也該授統制之職。他納了官誥，守本分做些生意，這裡光棍賴了他貨

物，生造這無影的話來。少不得後日領批回要辭謝太守，就求大爺與他追本正法，還要仗兩位作主。」孔目道：「這甘茂幾番闖

禍，府尹也曾處他，再不改過。統制先說了，少不得要我們錄案。孔目決斷，自然追還銀子，問他一個大大的罪名。如今且吃酒。

」戴宗、蔣敬致謝不已，直飲至更餘方散。戴宗對蔣敬說道：「你同我宿了，明日去稟太守。」又謝了孔目，同到寓所。

　　蔣敬道：「兄長你在岳廟出家，因甚至此？」戴宗攢著眉說道：「我已脫離世網，誰知童貫奏過聖上，仍加都統制之職，取我

軍前效用，本州知州親自來請。到了北京，替他傳文遞檄，奔走了半年。力辭還山，又要我遞這角緊急文書。這一回去繳了批回，

原舊出家了。朝廷新與大金通好，滅了遼國，少不得還有一番大變亂哩！你可知李應、裴宣們占了飲馬川，阮小七、孫立結寨登雲

山麼？兄弟，我明日與你追了銀兩，回到家裡置些田產，將就過活，再不要攬事了。」蔣敬道：「這個自然。小弟識破世情了。」

兩人同榻，又講了半夜話。

　　次日進府，把甘茂賴了蔣敬貨物誣陷打他的事說過，太守即刻押拿甘茂到堂上，請戴宗坐在後堂聽著，打了三十大板，立追原

價給與蔣敬。這是兩個孔目送情。戴宗謝過太守，領了批回出府，又同蔣敬去謝了孔目，就與蔣敬分別。正是：患難相扶逢故友，

金蘭交契夙同心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　　（夾攻遼國，是第一失著。悉依正史敷演，故無奇特處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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